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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语方言现象与华人文化风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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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　千姿百态的汉语方言现象，反映了丰富多彩的华人文化风情。本文根据语言三要素
“语音、词汇、语法”的不同情况，分三大部分，阐述相关问题，提出笔者见解。比如：我国
南部已然形成 “粳字南音文化圈”，“粳”的注音应兼顾 “整体汉语”，并关注 “全球华语”。又
如：文艺作品中的方言现象有 “明知而用”和 “顺手写就”两种情况，《红楼梦》研究若能从
语言运用的角度作深度切入，弄清种种事实的来龙去脉， “红学”成果必定更为丰满。再如：
某种方言句法格式可以向通语转化，应描述其不可替代的语用价值，同时指明其特定的社会背
景。文章末尾为 “两点感悟”：其一，汉语方言是个巨大宝库，联系华人文化风情研究方言现
象，有利于多种学科的发展。其二，研究方言问题，特别需要弘扬以 “崇实”为核心思想的朴
学精神，现阶段非常有必要强调这种治学风气。

关键词　汉语方言；语音；词汇；语法；华人文化；讲实据；求实证

　　语言有三要素：语音，词 汇，语 法。普 通 话

如此，方言也如此。跟普通话相比较，人 们 对 方

言现象的感知，可以分为两个层面。其 一，易 感

层面。语音和词汇，属于这一 层 面。其 二，隐 约

层面。语法，属于这一层面。不管属于哪一层面，

汉语方言现象都与华人文化风情息息相关。

一、语音

第一，在方言的语言三要素 中，语 音 是 最 易

感的要素。

从学术角度看，方 言 分 区，七 区 也 好，八 区

也好，十区也好，所据的基本标准都是语音。

从听觉角度看，听别人说话，在 听 其 内 容 的

同时，很自然地要推测说话人的籍贯，进而推测

说话人的社会背景、文化素养等。古人常常提到

的 “乡音”，即方言语音，诗词和散文里面皆可见

到。例如：少小 离 家 老 大 回，乡 音 无 改 鬓 毛 衰。
（唐贺知章 《回乡 偶 书 二 首》）∣ 不 解 乡 音，只 怕

人嫌我。（宋陈与义 《点绛唇·紫阳寒食》）∣河

东士 族，京 官 不 少，唯 此 家 兄 弟，全 无 乡 音。
（《北史》卷三十八）人际交往，人群相处，相互

间往往用听口音的办法来判断籍贯。例如：乡亲，

听口音你是河南人。（杜鹏程 《保卫延安》）∣唏，

英雄末路是不会留下姓名的，听口音好像是无锡。
（陆文夫 《人之窝》）∣一些看不清面目的人在轿

边大声喧哗，听口音不像是本地人。（尤凤伟 《金
龟》）∣ 听 口 音，这 个 人 很 像 是 他 的 家 乡 一 带 的

人。（吴强 《红日》）∣今天净是谁们呀，怎么听

口音都生呼呼的。（孙犁 《风云初记》）直言 “乡

音”也好，讲说 “听口音”的感觉也好，都触及

了乡土文化。

第二，在语言三要素中，普通 话 和 方 言 的 语

音异况之对应，具有系统性和规律性。

读古今小说，观察小说作者 的 语 言 运 用，可

以知道，最注意方言、喜欢时不时讲说方言问题

的作者，应是吴趼人。他所写的 《二十年目睹之

怪现状》中，多处穿插有方言知识，说明了他具

有声韵方面的修养。例如该小说中有如下的描写。

　　端甫道：“其实广东话我句句都懂，只是说
不上来；像你便好，不拘那里话都能说。”我说：
“学两句话还不容易么。我是凭着一卷《诗韵》

学说话，倒可以有‘举一反三’的效验。”端甫
道：“奇极了！学说话怎么用起《诗韵》来？”我
道：“并不奇怪。各省的方音虽然不同，然而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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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有韵之文，却总不能脱韵的。比如此地上海
的口音，把‘歌舞’的歌字读成‘孤’音，凡五歌
韵里的字，都可以类推起来：‘搓’字一定读成
‘粗’音，‘磨’字一定读成‘模’音的了。所以我
学说话，只要得了一个字音，便这一韵的音都
可以贯通起来，学着似乎比别人快点。”端甫
道：“这个可谓神乎其用了！不知广东话又怎
样？”我道：“上海话是五歌韵混了六鱼、七虞，
广东话却是六鱼、七虞混了四豪，那‘都’、‘刀’
两个字是同音的，这就可以类推了。”端甫道：
“那么‘到’、‘妒’也同音了？”我道：“自然。”端
甫道：“‘道’、‘度’如何？”我道：“也同音。”端甫
喜道：“我可得了这个学话求音的捷径了。”（第

３４回）
这里头的对话，说明主人翁 吴 继 之 （“我”）

善于把握语音对应规律，把方言问题和诗韵知识

联系了起来，道出了不同地域的方音流韵。
在现代，特别了不得的人物，是 语 言 天 才 赵

元任 （１８９２－１９８２）。现在，只要在网上一点他的

名字，就可以看到他的很多故事。比如，有 下 面

这么一段近似神话般的描述。

　　他一生中最大的快乐，是到了世界任何地
方，当地人都认他为“老乡”。二战后，他到法
国参加会议。在巴黎车站，他跟行李员说巴黎
土语，对方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，无限
感慨：“你回来了啊，现在可不如从前了，巴黎
穷了。”后来，他到德国柏林，用带柏林口音的
德语和人聊天。邻居一位老人叹道：“上帝保
佑，你躲过了这场灾难，平平安安地回来了。”

１９２０年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，赵元
任当翻译。每到一个地方，他都用当地的方言
来翻译。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，等到了
长沙，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。讲演结束后，
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。这位被称为“中国语
言学之父”的奇才，会说３３种汉语方言，并精
通多国语言。他掌握语言的能力之所以那么
惊人，正是因为他能迅速悟透一种语言的声韵
调系统，总结出某种方言乃至某种外语的
规律。①

以上的传奇性叙述，是不是百分之百地准确，
有待于进一步查考。然而，无论如何，都 可 以 让

人们知 道，悟 透 “声 韵 调 系 统”，把 握 “规 律”，
十分有用，这可是大学问。这里头所涉 及 的，固

然也有词汇和语法的问题，但主要的是语音；这

里面所说的语言，固然包括外语，但特别突出了

汉语的普通话和方言。不仅如此，这里面还凸显

了相同的 “乡音”，换来了弥足珍贵的文化认同与

由此而产生的浓浓乡情。
第三，处 理 普 通 话 语 音 和 方 言 语 音 的 关 系，

要考虑 “整体汉语”。
“整体汉语”这个概念，是张振兴提 出 来 的，

大有认知作用，对于处理好普通话语音和方言语

音的关 系 具 有 导 向 性。② 比 如，稻 米 当 中 有 一 种

米，书写 形 式 是 “米＋更”，即 “粳”。这 个 字，
怎么读？最权威的 字 典 词 典 《新 华 字 典》和 《现

代汉语词典》，都注为 “ｊīｎɡ”。

２０１２年３月， 《楚天都市报》发表 《水稻 院

士张启发认为 “粳”字读错了》的报道。报道说：

　　粳稻，是我国南方主要农作物之一。“粳”
字到底应该怎么读？水稻专家、中国科学院院
士、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提出，这个字的
正确读音应为“ɡěｎɡ”，而不是“ｊīｎɡ”。他的呼
吁引发水稻科学界及相关学者的热烈回应，已
有来自全国１４个省、３个直辖市近２００名专
家表示支持，其中中国工程院、中国科学院院
士１２人。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、游修龄等

１８５位专家，在《关于修订粳（ɡｅｎɡ）字读音的
建议书》上面签名，准备向国家语言文字工作
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及商务
印书馆呈报。③

民以 食 为 天。这 个 字 如 何 注 音，关 系 甚 大，
不可忽视。查 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》，可知许多

地方这种米不叫 ［ｔｉ］（即汉语拼音的ｊīｎɡ）米。
比如柳州、南京、上海、扬州等地，读 ［ｋ］或

［ｋｎ］（即汉语拼音的ɡｅｎɡ或ɡｅｎ）。各地声调有

所不同。还有其他地方读音相近。（第４９６８页）④

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》没提到武汉，但武汉一定

是读 ［ｋ］ （或 ［ｋｎ］）。笔 者 在 武 汉 生 活 了６０
年，敢于断定：如果有人去粮店或超市，说 “我

要买ｊīｎɡ米”，卖 者 一 定 不 知 所 云。在 中 国 国 土

上，南部人口密集，把这种米说成ɡｅｎɡ米或ɡｅｎ
米的地区起码有好 几 亿 人 口，形 成 了 一 个 “粳 字

南音文化圈”。谁也无力改变 “圈”里辈辈承传的

音读习惯。“整体汉语”这个概念，可以涵盖 “全
球华语”。进一步了解境外国外情况，可以提升认

识。境外，台湾地区，据李行健主编 《两 岸 常 用

词典》， “粳”读ɡēｎɡ。该 词 典， “台 湾 读 音 以

《国语一 字 多 音 审 订 表》为 准”。⑤ 香 港 澳 门 地 区，
华人一 般 讲 粤 语。香 港 中 文 大 学 蒋 平 教 授 告 知，
经过同系 搞 语 音 学 的 香 港 人 同 事 查 考 粤 语 拼 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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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认 “粳 （米）”读 音 为 ɡｎɡ５５，国 际 音 标 为

［ｋ５５］。国外，新加坡华人，美国许多地区的唐

人街华人，他们用以相互交际的华语特别值得注

意。新加坡籍、目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语言中心

工作的谢淑娴博 士 告 知，认 识 “粳”这 个 字 的 新

加坡人，也和武汉人一样念成 “ɡｅｎɡ”，第 三 声。
美国著名语言学家、夏威夷大学李英哲教授告知，
夏威夷 唐 人 街 老 一 辈 的 人 多 半 是 中 山、隆 都 人，
猜想他们的发音可能接近ｋａｎɡ或ｋｅｎɡ。 （邢按：
国际音标的ｋ，相当于汉语拼音方案的ɡ。）统观

全局，《新华字典》也好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也好，
最好在把 这 个 字 注 为ｊīｎｇ之 后，续 上 一 个 说 明：
〈方〉我国南部许多地方读作ɡěｎɡ或ɡěｎ。这样，
会更为妥善。事实上，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》已

经提供了一个范例：【粳米】济南 ［ｔｉ （或ｋ）

ｍｉ］。 （第４９６８页）这 就 是 说，在 济 南，这 种 米

有两个音，因此如实给出了两个音；放大到全中

国，乃至放大到境外国外，从 “整体汉语”通盘

考虑，如果也给出两个音，肯定更贴近 事 实，更

贴近当今广大群众的文化心理，充分体现字词典

注音的科学性。
由 “粳”的读音可以知道，如果从词 汇 角 度

来观察，作为词的 “粳米、粳稻”，其读音在方言

分区上是有所突破、并不整齐划一的。柳 州、南

京、扬州属官话区，但 “粳”的读音不同于北京

话，却跟属吴语区的上海读音相同或相近。这说

明，发生在词汇系统的问题，以及发生在语法系

统的问题，不受方言各大分区的封闭式管控，另

有发展轨迹，另有自己的 “文化圈”。

二、词汇

第一，在方言的语言三要素 中，词 汇 是 较 易

感的要素。
同一事 物，不 同 地 区 往 往 给 出 不 同 的 命 名。

比方 “玉蜀黍”，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叫法。查 《现
代汉语方言大词典》，可以知道：在牟 平、南 京，
叫 “玉 米”；在 徐 州，叫 “棒 子”；在 济 南，叫

“玉米”，也叫 “棒子”；在洛阳，叫 “玉蜀黍儿”，
也叫 “老玉米”，也叫 “棒子”；在太原，叫 “玉

茭子”；在杭 州，叫 “玉 黍”；在 成 都、西 宁，叫

“玉麦”；在哈尔滨，叫 “包米 （苞米）”，在上海，
叫珍珠米 （上海新派也有人叫玉米）；在广州、东

莞，叫 “粟米”。还有一个 “包谷 （苞谷）”， 《现

代汉语词典》标注为 〈方〉，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

典》里查不到。但我在武汉生活了６０年，知道武

汉人通常叫作 “包谷 （苞谷）”。各地的不同称说，
显现了各异的地域风情。

由于直观性强，跟日常生活 相 关，各 地 的 不

同名目自然容易引 起 人 们 的 注 意。吴 趼 人 在 《二

十年目睹 之 怪 现 状》中 多 次 展 示 这 方 面 的 知 识。
比如该小说中这么写道：有一种人，上海叫 “书

毒头”，就是 “书呆子”。好好的书，叫他们读了，
便受了毒，变了 “呆子”。（第２２回）∣一个壁虎

（即守宫，北人称为壁虎，粤中谓之盐蛇），生得

通身碧绿，十分可爱。（第６６回）∣那铜烟锅儿

（粤人谓之烟斗，苏、沪间谓之烟筒头），恰恰打

在头上，把头打破了。（第６７回）“书毒头”（上

海）、“盐蛇” （粤中）、“烟筒头” （苏沪间）等，
都富于地方特色，反映出不同地方的社会习俗。

第二，方言词有可能向普通话转变。
除开专 名，各 个 方 言 在 用 词 上 也 各 有 特 色。

有的词为某种方言所独有，有的词为某一带地方

所使用。凡 是 方 言 词，由 于 词 面 形 式 具 有 “异

况”，因此也为人们所易感。然而，方言词汇同方

言语音相比较，在向普通话转化的可能性上有所

不同。方言语音里的某个音，要成为普通话的一

个音，恐 怕 十 分 困 难；但 方 言 词 汇 里 的 某 个 词，
却由于语用的需求，经过时间的陶冶，可以成为

普通话里的一个词。正因如此，方言词汇同普通

话词汇之间，有时会出现较为模糊的、不那么清

晰的状态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方言词汇只能认为

是 “较易感”的要素。
事实表 明，普 通 话 从 不 把 方 言 词 拒 之 门 外。

有些 方 言 词， 《现 代 汉 语 词 典》试 用 本 标 注 了

“〈方〉”，但在第５版中 “〈方〉”被取消了。例如

“眼屎、夜猫子、浴缸、真格的”等。特别是 “搞
笑”和 “搞定”，第５版还标注了 “〈方〉”，到第

６版，“〈方〉”被删除了。另外，“忽悠”是东北

方言词，收入了第５版，标注 “〈方〉”，释 义 为

“晃动”；第６版中，也标注 “〈方〉”，但增加了一

个解释：用谎话哄骗。可见，方言词在 “语 言 舞

台”上充任什么角色，可以有所变移。⑥

第三，方言词常常通过文艺作品得以传播。
所谓文艺作 品，包 括 小 说、诗 歌、相 声、语

言小品等。文艺作品中，往往较多地见到方言词。
仅就小说而言，作者使用方言词，存在有 “明知

而用”和 “顺手写就”两种情况。
首先是 “明知而用”。作者明知某个词是方言

词，使用这个方言词，是为了突出地方风习或情

调。作者一定跟特定地区有关系，要么是本地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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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本地 附 近 的 人，要 么 是 在 那 里 生 活 过。比 如：
走不动了，趷蹴在路旁边光喘气。（张贤亮 《肖尔

布拉克———一个汽车司机的故事》） “趷蹴”就是

“蹲”，西安一带方言 词，反 映 了 西 北 黄 土 高 原 上

人们的生活风习。张贤亮１９３６年生于南京，１９５５
年从北京移居宁夏。又如：不但中意，而 且 交 关

中意。（高阳 《红 顶 商 人 胡 雪 岩》） “交 关”就 是

“非常、特别”，上海、丹阳等地方言词，反 映 了

那一带人们说话的雅致和柔软。高阳是浙江杭州

人。再如：她给每人都化了妆，怎么怯怎么捯饬。
（魏润身 《挠攘》）“怯”和 “捯饬”是北京一带方

言词。“怯”是俗气，“捯饬”是打扮。魏润身是

北京人，选用了 “怯”和 “捯饬”，作品的言语因

为很土俗很平民化而显得鲜活。
其次是 “顺手写就”。常言： “习惯成自然。”

作者使用方言词，是出于一种语言习惯。 《红楼

梦》这 部 小 说，所 用 的 语 言 跟 北 京 话 较 为 接 近，
但其中也有若干方言成分，特别是使用了不少扬

州一带的词语。比如 “家去”一词，出现频率相

当高。略举几例：说着便家去了。（第８回）∣又

说了一会子话儿，方家去了。（第１０回）∣接袭

人家去吃年茶，晚间才得回来。（第１９回）∣你

就家去才好呢。 （第１９回）∣十二日不放家去。
（第２１回）∣不如家去，明 儿 来 是 正 经。 （第２４
回）有学者指出， “家 去”不 一 定 就 属 于 扬 州 方

言。⑦ 这个判断是准确的。查 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

典》，除了 扬 州 之 外，丹 阳、牟 平、哈 尔 滨 也 说

“家去”。 （第３４３８页）不过，不 管 怎 样， 《红 楼

梦》的 用 例 的 确 是 方 言 说 法，不 是 北 京 话 说 法；
而且，就 事 论 事 地 讲，认 为 是 用 了 扬 州 的 说 法，
也是对的。就史实而言，曹氏家族与扬州有不解

之缘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多次扬州接驾。曹雪芹

少年时代曾随家人到过扬州，他迁居北京后也曾

到过扬州。再说，《红楼梦》里所写的人和事，跟

扬州有较多的牵连，这说明曹雪芹心底里对扬州

存有较多的念想。
“明知而用”和 “顺手写就”有时可以互见。

《红楼梦》里，也有 “明知而用”的。举个例子。
贾母笑道：“你不认得他，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

个泼皮破落户儿，南省俗谓作 ‘辣子’，你只叫他

‘凤辣子’就是了。”（第３回）这是林黛玉初进贾

府初次 见 到 凤 姐，贾 母 对 她 介 绍 凤 姐 时 说 的 话。
其中指明 “南省俗 谓”。何 为 “辣 子”？一 般 可 能

想到辣椒，但不一定就是指辣椒。查 《现代汉语

方言大词典》，知道西安、西宁、银川、乌鲁木齐

等地指辣椒，但南昌却指能人，有本事 的 人。例

如：“乡下个辣子，不敌城里个瞎子。” （第５２３３
页）那么，贾母说的 作 为 南 省 俗 谓 的 “辣 子”是

什么呢？有学者指出：“辣子”并不是说凤姐 “泼
辣”，来自扬州的林妹妹一听就懂得，外婆是在打

趣凤姐是个 “无赖”。扬州人素称泼皮无赖为 “辣
子”，扬州评话里最 著 名 的 一 出 《皮 五 辣 子》，讲

的就是皮五这 个 “无 赖”。⑧ 请 注 意，在 贾 母 所 说

的话里，前面就先出现了 “泼皮”一词。
顺带指出：有的时候，小说中 出 现 了 词 汇 现

象与语法现象的交叉。比方，上文提到 《红楼梦》
里有 “家去”。“家去”即 “回家”，即 “回家去”，
事实上，《红楼梦》里既有 “家去”，也有 “回家”
和 “回 家 去”。有 时，同 一 回 就 可 以 见 到 三 者 同

现。例如：先派两个小子送了这秦相公家去。（第

７回）∣你今日回家就禀明令尊。（第７回）∣我

因业师上年回家去了，也现荒废着呢。（第７回）
同是第 七 回，前 例 用 了 “家 去”，中 例 用 了 “回

家”，后例用了 “回家去”。特别是这个例子：你

且家去 等 我，我 给 林 姑 娘 送 了 花 儿 去 就 回 家 去。
（第７回）这里，前 一 分 句 用 了 “家 去”，后 一 分

句用了 “回家去”。“家去”和 “回家”都属于词

汇系 统，而 “回 家 去”却 是 语 法 系 统 里 的 现 象。
在 “家 去”、 “回 家”和 “回 家 去”之 中，只 有

“家去”是方言说法。可见，方言说法和非方言说

法在 《红楼梦》中 “和 平 共 处”了，二 者 相 互 交

融，不分彼此，如果不是有心人，是不大 容 易 察

觉的。研究 《红楼梦》，如果能从语言运用的角度

作深度切入，弄清楚种种事实的来龙去脉，从而

更为详尽地了解曹雪芹的交游经历及其人文底蕴，
“红学”成果必定更为丰满。诚然，研究重要作品

中方言词的使用状况，需要做追踪性的深入考证。
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。

三、语法

第一，作为语言要素，方言语 法 是 属 于 隐 约

层面的要素。
总体说来，方言语法给人的感觉是隐隐约约，

不那么清朗，不那么明显，无论是哪类相关现象，
都需要 细 心 识 别，作 深 入 辨 察，才 能 描 述 恰 切。
以双宾语的位次排 列 来 说。南 方 方 言 说 “送 一 本

书你”，指物宾语在前，指人宾语在后；共同语里

要说 “送你一本书”，指人宾语在前，指物宾语在

后。语言学家常用双宾语位置的差异作为典型现

象，说明 方 言 语 法 跟 共 同 语 语 法 的 不 同。其 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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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使是双宾语的位次排列，共同语和南片方言的

区别也不是绝对的。比如：毛泽东复信柳直荀夫

人李 淑 一，并 附 《蝶 恋 花·答 李 淑 一》词 一 首。
（《人民日报》２００６年４月８日）此例并非方言说

法，但指 物 宾 语 “信”用 在 了 前 边，指 人 宾 语

“柳直荀夫人李淑一”用在了后边。
共同语里，有的时候双宾语表现为 “指 物 宾

语＋指人宾语”。这样的用法，“动词＋指物宾语”
一共只有两个音 节。整 个 “动 词＋双 宾 语”的 说

法带书 面 语 色 彩，多 见 于 报 纸 标 题。除 了 “复

信”，还有 “致函”、“复电”等，如：×××致函

奥巴马丨×××复电习近平。“复信柳直荀夫人李

淑一”属于这一用法。
更多的 方 言 语 法 现 象，总 体 说 是 不 外 露 的，

不易 直 感 的。比 方，由 “好＋形 容 词”构 成 的

“好”字句，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南方人特别喜欢使

用。但是，“好”字句是否就是 “南味”说法？不

一定。比如：好香！在美国的我 家 里，就 永 远 闻

不到这种 味 道。 （冰 心 《空 巢》） “好 香！”这 是

“好＋形容词”。但 在 《空 巢》这 篇 小 说 里，仅 仅

出现这么一句，它并没有使读者觉得一定是广东

人或港 台 人 在 说 话。生 活 中，常 有 这 样 的 情 况：
一个人在脱离危险后会来这么一句：“好险！”仅

仅是 孤 立 的 这 么 一 句，同 样 很 难 说 它 一 定 就 是

“南味”的。
经过深入的研究，才知道 “好”字句 的 南 味

感觉，往 往 取 决 于 “好＋形 容 词”的 多 次 复 现。
以叶永烈 选 编 《梁 实 秋·韩 菁 清 情 书 选》来 说，
其中有很多 “好”字句。例如：好高兴，好感动，
也好伤心，这是我读了快信后的心情。（韩）丨这

大心上的图案好丰满，好充实，好绚烂，好热闹，
一看就知道是你选的，我好喜欢！（梁）———前例

连用３个 “好”字句，后例连用５个 “好”字句，
这就把 “南味”凸现出来了。梁实秋出生于北京，
后在台湾生活多年；韩菁清原籍湖北黄陂，七岁

随父迁居上海，后在香港台湾生活多年。在一个

地方长久生活的人，不会不接受该地方话语的影

响。二人在书信往来中多次使用增添感情色彩的

南味 “好”字句，这是很自然的。⑨

正因为具有隐约性，不那么 显 露，因 此 作 者

们在其作品里使用方言语法往往是顺笔写出，并

非自觉为之。吴 趼 人 在 《二 十 年 目 睹 之 怪 现 状》
中讲说了他的语音知识和词汇知识，这是由其主

观意识所管控的；作为广东佛山人，他在小说的

行文中使用了不少粤方言语法现象，却是在不知

不觉中出现的。例如：我娶你不起呀！∣ 功 名 也

要丢快了！∣你家秋菊有回来么？按普通话的说

法，上例应该分别是：我娶不起你呀！∣ 功 名 也

要快丢了！∣你家秋菊回来了么？然而，喜 欢 比

较各地说法的吴趼人，在语法问题上，却无所觉

察。这说明，跟大多数人一样，他是较为 缺 少 这

方面的敏 感 性 的。第 二，方 言 语 法 现 象，有 的 跟

语音和词汇相扭结。即：既是语法问题，又 是 词

汇现象，而且有特定语音形式。
笔者家乡为海南黄流，在海南岛西南 端 靠 海

处。观察黄流话的数词 “一、二、三”，可以知道

以下情况：Ａ．关 于 “三”。黄 流 话 的 “三”，音

［ｔａ２３］。跟北京话略有不同的是，与 “三”有联系

的概念，在北京话里有两个合音形式，“三个”可

说成 “仨”（ｓā），“三十”也可说成 “卅”（ｓā），
而海南 黄 流 话 没 有 这 样 的 合 音 形 式。Ｂ．关 于

“二”。黄 流 话 的 “二”有 ［ｎｏ５４］和 ［ｊｉ　３３］两 个

音。看两组例子：〈甲组〉二话丨二重性丨二元论

丨二部制丨 “二为”方向———这里的 “二”表 统

数，说话音为 ［ｎｏ５４］； 〈乙 组〉二 房 丨 二 副 丨 二

把手丨二传手丨二等公民———这里的 “二”表 序

数，说话音为 ［ｊｉ　３３］。其分工，比北京话的 “两”
和 “二”更 为 严 格。Ｃ．关 于 “一”。黄 流 话 里，
不仅 “二”分 化 为 ［ｎｏ５４］和 ［ｊｉ　３３］，而 且 “一”
也分化为 ［ｉａｔ４３］和 ［ｉｔ５］。二 者 同 样 分 工 明 确，
分别 表 示 统 数 和 序 数。比 如：我 们 村 里 出 了 一

（［ｉａｔ４３］）个大学生。丨此一 （［ｉａｔ４３］）杯酒，是

阿娘要你喝的。———表 示 统 数。又 如：我 们 村 里

出了第一 （［ｉｔ５］）个大学生。丨此第一 （［ｉｔ５］）
杯酒，是阿娘要你喝的。———表示序数。

笔者写 过 一 篇 《从 海 南 黄 流 话 的 “一、二、
三”看现代汉语数词系统》，讨论了四个问题：１．
现代 汉 语 数 词 系 统 的 简 匀 性；２．北 京 话 中 的

“一、二、三”；３．海 南 黄 流 话 中 的 “一、二、
三”；４．关于现代汉语数词系统的思考。黄流话

属海南闽方言，存在大量文白异读现象。白读音

又叫说话音，文读音接近读书音。 “一”和 “二”
分别有两个读音形式，也许来历不同，这需要做

进一步的追踪探察。笔者深感：如果能够把汉语

数词系统里这样那样的形式、这种那种的因素全

都弄清楚，让所有的形式和因素都归列于一个系

统之中，那么，我们就可以对汉语数词系统得到

明晰的认识。如果进一步把汉语数词系统放到整

个汉藏语系的背景中来作些考察，也许研究工作

更有意义。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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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，跟许多词汇现象一样，方 言 语 法 现 象

往往是跨方言区的。
从大的方面看，跨粤、闽等大区的南片方言，

就形成了若干特色。比如，有一种述谓项前移的

现象。举例来说：她没有你好命。（台湾电视连续

剧 《星星的故乡》）＝她没有你命好。丨我们方便

说话了！（台湾电视连续剧 《婉君》）＝我们说话

方便了！丨太多人熟知他的风流史。（香港陈浩泉

《选美前后》）＝熟知 他 风 流 史 的 人 太 多。丨 他 又

担心不够钱坐的士。（香港林燕妮 《浪》）＝他又

担心坐的士的钱不够。
考察可知：（１）在这种述谓项前移的现象中，

述谓项代表说话的着意点，即说话人心目中的表

意焦点。说南片话的人，在表述某种意思时习惯

上先说出着意点，先突出强调点，然后再追补有

关的事实。（２）这种述谓项前移的现象，涉及的

范围并不 大。前 移 的 形 容 词 或 动 词，限 于 “好、
方便、（太）多、（不）够”等十来个。但是，由

于这些词很常用，述谓项前移现象的出现频率就

相当大，所形成的句法形式也比较多。研究南片

话语法，不能不注意这类现象。（３）南片话语区

的作家，其母方言主要是粤语和闽语，他们在小

说或电视剧中基本上用的是普通话，但也难免很

自然地带进一些 “南 味”。这 种 “融 合”，形 成 了

南片话语区作家作品语言的特殊风味。瑏瑡

第四，跟词汇现象相同，有的 方 言 语 法 现 象

可以向通语转化。这种情况，值得多加关注。
比方说，在南片方言中，有一 种 “有 没 有＋

动词语”的疑问句式。例如：有没有上过四川馆

子？丨有没有调查过他的背景？目前，这 种 句 式

的使用范围已经涉及 “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”，不

仅仅限于南方人了。举几个证据：（１）各地的文

学刊物上面，都可以见到这种句式。《花城》（广

州）中固然常见，《当代》（北京）、《十月》 （北

京）、《收获》（上海）、《小说家》（天津）、《春风》
（沈阳）、《长城》 （石 家 庄）等 上 面，也 都 常 见。
（２）北京籍 作 家 的 作 品 中，可 以 见 到 这 种 句 式。
比如老作家刘白羽 是 北 京 人，他 在 长 篇 小 说 《第

二个太阳》（《当代》１９８７年第３期）中使用了这

种句式：大卡车有没有跟上来？丨你有没有考虑，
万一敌人在襄阳、沙市之间阻滞我们？（３）北京

籍语言学家的言谈中，可以听到这种句式。语言

学家 马 希 文，北 京 大 学 教 授，说 地 道 北 京 话。

１９８６年１０月 全 国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“七 五”规 划 会

议在北京召 开，３０日 上 午 的 语 言 学 科 组 会 议 上，

他对李荣先生说：“这个问题，不知道李先生有没

有研究过？”笔者当即记录了下来。凡是能够为共

同语所吸收的方言句式，一定在语用价值上具有

新的活 力。这 种 句 式 的 活 力，起 码 有 两 个 方 面。
一方面，这种句式可以通过口语化的方式表达多

样的时 态。有 时，用 来 询 问 行 为 实 现 的 经 验 性，
相当于 “是否曾经”，例如：“这些年你有没有回

过老家？”等于说 “这些年你是否曾经回过老家？”
有时，用来询问行为实现的已然性，相当于 “是

否已经”。例如 “妮娜有没有出嫁？”等于说 “妮

娜是否已经出嫁？”有时，用来询问行为实现的延

续性，相当于 “是否已经并且正在”。例如：“注

意看看，敌 人 有 没 有 追 上 来？”等 于 说 “注 意 看

看，敌人是否已经并且正在追上来？”另 一 方 面，
这种句式是原有的同义句式不可全然替代的。这

种句式的原有同义句式有两个。一个为 “是否＋
动词语”。即 “是否做过亏心事？”（＝ “有没有做

过亏心事？”）另一个为 “动词语＋没有”。即 “做
过亏心事没有？” （＝ “有没有做过亏心事？”）深

入观察语言事实，可以知道，“是否＋动词语”书

面语色彩较重。普通人在普通场合你问我答，使

用口语句式 “有没 有＋动 词 语”才 谐 调。香 港 电

视剧 《射雕英雄传》中梅超风向华筝讲述她和陈

玄风的爱情故事，华筝同情地问：“后来你们有没

有结合？”华筝是个天真烂漫的年轻姑娘，说话时

绝对不会采用 “后来你们是否结合了”这样文绉

绉的口吻。深入观察语言事实，又可以知道，“动
词语＋没 有”也 不 能 完 全 替 代 “有 没 有＋动 词

语”。在谓语动词是 “看到、发现、感觉到、意识

到”等时，前边如果用 “有没有”，后边可以有较

大的停顿，书面上加逗号。这样可以突出疑问焦

点。在这一点上，“有没有＋动词语”的表达效果

优于 “动词语＋没有”。例如：你有没有想过，是

谁把我们心爱的广州抢了去的呢？（欧阳山 《三家

巷》）要是改用 “动词语＋没有”，说成 “你想过，
是谁把我们心爱的广州抢了去的没有呢？”这就显

得很别扭，说起来比较吃力，听起来不如原来清

楚利索。
凡是能够为共同语所吸收的方言句 式，一 定

有其社会背景上的因由。上个世纪，我国一实行

对外开放政策，人们便通过各种渠道经常接触到

了香港和其他地区的华人习惯使用的语言。这些

华人的母方言一般是粤语或闽语。一种语言或方

言，使用它的人在某个或某些方面具有强势引力，
它就容易为人所模仿，从而发生影响。在上世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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９０年代前 后，香 港 等 地 经 济 实 力 强 劲，其 影 片、
电视片人们爱看。同香港等地在经济、文化等方

面的频繁接触，使得这一句式的使用面越来越大，
终于突破了方言区的范围，得到了普通话的接纳。
这就涉及社会语言风情的问题了。瑏瑢

四、两点感悟

（一）汉语方言是个巨大宝库

语言是文化的符号，文化是语言的管轨。瑏瑣 中

国上下数千年的历史，纵横数千公里的风貌，国

家民族之兴衰，柴米油盐之盈缺，喜怒哀乐之情

绪，吃睡拉撒之行为，都在这个宝库里标记成了

语言符号。联系华人文化风情研究方言现象，不

仅能够更为深刻地 了 解 方 言，而 且 还 能 为 “整 体

汉语”的研究，为 “历史学”、“考古学”、“地域

学”、“气象学”等的研究，开辟更加宽广的天地。
然而，考究方言现象同文化 风 情 的 关 系，当

今大都还停留在程度不同的感性认识上面，要解

释清楚其因果源流，极为困难。且不说语音和语

法问题。词汇中的 “马铃薯”，通称 “土豆”，还

有 “洋芋”、“山芋”、“山芋蛋”、“山药蛋”、“山

药薯”等叫法，情况错综复杂。仅以 “土豆”来

说，查 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》可知：北 京，又

叫土豆 儿；万 荣，也 叫 洋 芋；洛 阳，多 叫 洋 芋；
长沙，土豆是新起说法，也叫 洋 芋 头；黎 川，解

放后才引进。为什么前面的字用 “土、洋、山药、
马铃”？为 什 么 后 面 的 字 用 “豆、芋、蛋、薯”？
跟特定的历史背景、地理背景或者民俗背景有没

有什么关系？作为学术问题，这些都是应该弄清

楚，目前却还说不清楚的问题。
（二）研 究 方 言 问 题，特 别 需 要 弘 扬 以 “崇

实”为核心思想的朴学精神

朴学精神表现为 质 朴、实 在、讲 实 据、求 实

证，是国 学 中 最 具 生 命 力 的 一 种 学 风。近 年 来，
现代化的浪潮激发了国家的大发展，但是，急于

求成、醉心摩登、浮躁夸诞、弄虚作假也 随 之 泛

滥，成了时弊。学术界华而不实的风气越来越严

重，令人深感忧虑。因此，现阶段非常有 必 要 强

调 “朴学”这种具有民族风格、民族气派的风气。
以方言语法来说，由于规律隐蔽性很强，要做好

研究，必须脚踏实地，有明确的指导思 想。一 方

面，要充分占有材料，据实思辨，不应疏而漏之；
另一方面，心里要有读者，力求写出清楚明白的

文 章，让 读 者 能 够 “看 得 懂，信 得 过，用 得

上”。瑏瑤笔者忘 不 了 一 个 小 故 事。１９８９年９月，美

国夏威夷大学有个关于汉藏语言的国际会议，笔

者去参 加 了。当 时，朱 德 熙 先 生 在 美 国 西 雅 图，
承担美方关于汉语语法的一项研究，其中涉及方

言语法问题。他也从西雅图到夏威夷来了。会议

期间，他找到笔者，说他需要鄂东南方言中有关

“的”“个”和 “的个”的材料，希望帮他找人做

一次调查，给他一份调查报告。笔者１０月回到武

汉，立即找到汪国胜等几人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

他们。当时汪国胜３１岁，是个讲师。经过几个月

的努力，他们分别把调查报告写出来了。笔者把

报告寄给朱先生之后不久，收到他的回信如下。
福义同志：

六月十一日发出一函，想已达览。这两天
看寄来的材料，其中大冶（金湖）一份写得周到
而且清楚，请向作者表示感谢。不过我有一个
问题要向他请教。

文中把特殊形式的形容词分成两大类。
第一类包括ＡＡ、Ａｃ等七种形式，第二类包括

ｃＡ等五种形式。我的问题是：第一类如果后
头不加“的”，能否作谓语、补语、状语或者单
说？在这一点上，两类是否有区别？

我将引用这篇报告，请函告作者大名。著
作权属于他本人，他可以随时发表。

谢谢您的支持。
问好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朱德熙

　　　　（一九九零年）六月廿五日
朱先生选用的报告，出于汪 国 胜 的 手 笔。朱

先生曾 任 北 京 大 学 副 校 长，兼 任 研 究 生 院 院 长，
从不给青年学者廉价的赞扬。这位我国语言学界

思想最活跃、最富创造精神的语法大家，一向强

调尊重语言事实，既特别重视吸取国外新的语法

理论和方法，更特别善于用汉语语言事实来检验

并改进这些理论和方法，从而写出切合汉语实际

的高质量著作和论文。瑏瑥 “周到而且清楚”的六字

评价，从内容到文字选用，都反映一种朴学意识。
“周到”从何而来？来自事实的全面把握和深入研

究。“清楚”从何而来？来自行文的质朴老实，来

自文字表达的为广大读者着想。比朱先生年长十

多岁的吕叔湘先生，跟 朱 先 生 合 写 过 《语 法 修 辞

讲话》，《人民日报》于１９５１年６月６日至１２月５
日长期连载，一时传为美谈。吕叔湘先生写过这么

一首诗：“文章写就供人读，何事苦营八阵图？洗

尽铅华呈本色，梳装莫问入时无。”瑏瑦 吕先生的诗所

表达的，跟 “周到而且清楚”是同样的治学导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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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把朱先生来信的复印件，连同汪 国 胜 所

写的调查报告，邮寄 《中国语文》编辑部。几个

月之后，他的论文 《大冶金湖话的 “的”“个”和

“的个”》，在 《中 国 语 文》１９９１年 第３期 上 发 表

出来了。瑏瑧过了３年，他的论文集 《大冶方言语法

研究》又 由 湖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于１９９４年 出 版 了。瑏瑨

朱先生１９９２去世，仅７２岁。去 世 前，他 回 国 时

笔者两次见过他。他每次都称赞汪国胜的那篇报

告，而且每次都说了一句同样的话：“这个人，一

定读过很多书！”笔者以为，汪国胜走上方言语法

研究道路，跟朱先生的推动存在因果关联。
贯穿朴学精神的汉语研究，包括方言 研 究，最

能折射出华人的文化风情，体现出民族之特质。方

言语法规律，由于比较隐蔽，因此论题较难发现，发
现了也不易做好。如何做方言语法研究，可以百花

齐放，各 人 发 挥 各 自 的 优 势 和 擅 长。汪 国 胜 当 年

３０出头，是个青年。现在，旧事重提，只是想强调，
他的研究是脚踏实地、不赶时髦的。这一点，符合

我国方言学界卓有成就的前辈们一贯的主张。很

希望青年朋友们读读他那篇文章，琢磨琢磨朱先生

“周到而且清楚”六字评语的内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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